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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两城镇挖下第一条探沟，2026年考古报告正式出版

两岸学者联手为中华文明“拼图”
□　全媒体记者　王美莹　姚力钰

　　黄海之滨，两城河畔，龙山古地迎来一场跨
越山海的文脉之约。
　　10月24日上午，两城镇遗址考古发掘90周
年回顾活动现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
匡悌、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栾丰实各捧一套
《中国考古报告集》，一同上前，相视一笑，将报告
捐赠给市博物馆和两城镇遗址保护中心。
　　这套丛书里，最新的一本是《两城镇：山东日
照县两城镇之龙山文化遗址》，列为中国考古报
告集之五。它的扉页上印着三行署名：刘燿（尹
达）遗稿，李匡悌、栾丰实暨安阳工作室整理。
　　从1936年两城镇发掘，到2026年这部报告
正式出版，历经九十年。
　　1936年5月，史语所考古组梁思永、祁延霈、
刘燿，在日照两城镇的田野里挖下第一条探沟。
这次发掘分瓦屋村和大堌堆两个地点，共开挖82
条探沟，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清理墓葬49座，
蛋壳黑陶、高等级玉器相继出土。此后数十年，
两城镇成为中国龙山文化考古研究的重要遗址，
也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遗址。
　　发掘结束后，由刘燿负责撰写瓦屋村地点的
考古发掘报告。当年30岁的他，曾亲身参与安阳
殷墟的发掘工作。
　　可报告尚未写完，战争来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史语所西迁，南
京沦陷。刘燿在未完文稿的末尾写下这样一段
话：“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我爱好
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点可能，也不愿意抛弃
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世世
代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我明知
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明知道这是一件冒险历危的
工作，但是却不能使我有丝毫的恐怖和畏缩！”
　　同年12月，刘燿奔赴延安。手稿留在史语
所，原始记录尚有欠缺，报告撰写就此中断。
　　抗战胜利后，史语所复员重返南京。然而内
战烽烟再起，1948年底，史语所启动迁台工作，
这份手稿随之运往台湾。此后数十年，手稿静静
封存于台北南港史语所库房。
　　刘燿后来改名尹达，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副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是新中国考古学
科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海峡相隔，他再也无
缘见到这份手稿。
　　战乱割裂的，不止一份手稿。两城镇出土器
物一部分随史语所迁台，一部分入藏南京博物
院。器物与档案两岸分藏，标本核对、报告整理
工作一停就是数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史语所曾多次启动整理
工作，却屡因资料分存两岸、人员变动而中断。
1982年，时任史语所考古学组主任的石璋如将两
城镇比较材料交余泽宇暂管研究，然而余泽宇

1983年离职，材料交还库房，整理随之中断。
1994至1996年，时任中研院副院长的张光直主
持整理，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教授高广
仁到台湾协助，可材料分置、原稿文字欠缺，工作
还是没能走下去。手稿整理几经辗转、屡屡搁
置，成为萦绕几代考古人心中的遗憾。
　　转机出现在1997年。时任史语所所长杜正
胜到访南京博物院，双方达成协作共识。次年，
史语所派员赴南京拍摄院藏两城镇出土器物。
时隔六十年，分隔海峡两岸的考古资料，第一次
重新“对上话”。
　　但资料“对上话”只是第一步。史语所缺少
专攻山东新石器龙山时期的研究人员，刘燿遗稿
的文字与器物实体之间线索也不完整，检索费
时，整理工作只能停留在文字、图像、器物资料的
汇整与核对层面。
　　对两城镇遗址的熟悉，栾丰实是从田野里积
累起来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栾丰实便投身日照地区
龙山文化遗址大规模区域系统调查。1995年，经
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大学联合美国耶鲁大学、
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组建中美联合考
古队，开启以两城镇遗址为中心的鲁东南沿海聚
落考古调查。他的搭档、美国学者文德安担任美
方负责人。
　　中美联合考古队融合多项科技考古手段解
码尘封的史前文明，引入浮选设备，在两城镇遗
址开展植物考古取样。团队依托区域系统调查
法，踏遍鲁东南山海间的坡地与麦田，同步开展
野外踏查与遗址发掘，发现两城镇三道环壕遗
迹，确认这里是龙山文化大型中心城址。多年
的调查、勘探和发掘成果表明，两城镇、尧王城
是一北一南两大古国中心，构建起龙山文化

“都、邑、聚”三级聚落结构，印证海岱地区早期
国家社会形态。
　　对两城镇这批遗存材料，栾丰实的熟悉程度
鲜有人能比。2002年，栾丰实到史语所参加会
议，第一次查阅两城镇发掘相关资料。“当时刘燿
留下的这批原始文稿已经完成数字化归档，资料
保存完好。”栾丰实说。
　　2015年，李匡悌担任史语所考古学门召集
人，随即接手刘燿遗稿整理工作。
　　栾丰实一直关注着两城镇考古报告的事。
2016年，他主动询问，语气直接：“史语所两城镇
的报告，打算什么时候出版？”
　　李匡悌没有绕弯子，当场发出邀请：“你考虑
来吧。”
　　李匡悌后来解释：“只有栾先生来了，我才能
顺利把报告整理完。”在他心里，栾丰实的加入，
是整部报告得以推进的关键因素之一。

　　2017年11月5日，栾丰实受李匡悌邀请到史
语所访问。李匡悌清楚记得当年一起工作的场
景：研究室的长条桌上，摊开着刘燿遗稿、线图与
器物资料的电子化打印件，栾丰实一张一张翻，
一页一页对，时而用手指点着线图上的器物轮
廓，与一旁的文字描述反复比对。
　　“栾先生把全部书稿查阅了一遍，写下了整
整6页A4纸的问题清单与整理建议。”李匡悌说。
正是这份清单与建议，厘清了多年悬而未决的文
稿漏洞、体例偏差和整理难点。
　　在此基础上，栾丰实提出：以刘燿的未完原
稿为基础，将新近研究得出的新认识直接融入报
告之中。
　　安阳工作室依此定下四条编辑原则：线图尺
寸必须与文字描述相符；器物数量必须与表格加
总相符；尺寸逐一核实、缩放比例逐一确认；章节
标题和度量用法前后不一的，一律重新调整。一
个数、一条线、一个称谓，都不许含糊。
　　此后，团队不断对照旧稿、补入新资料，诸多
悬而未决的考古细节一一厘清，文字、图像、器物
资料一点点归位。整理后的报告，包括遗址发掘
经过、文化堆积构成，以及龙山文化建筑遗迹、陶
器、石器、骨器、墓葬遗存和上层晚期遗存。
　　第四章陶器部分，以刘燿原稿的《陶器图号
表》和器物描述为基础，整理时逐件核对实物、补
入典藏号；第八章对两城镇龙山文化特性的补
遗，则是在原稿之外增补的新研究。几代考古人
接续耕耘的成果，就这样汇入同一册报告。
　　2026年2月，《两城镇：山东日照县两城镇之
龙山文化遗址》正式出版。
　　手稿整理出版，李匡悌用12个字概括：一波
三折、好事多磨、绝处逢生。10月24日，赠书仪
式后，他又以四个字道出心情：“如释重负。”
　　当年，手稿伴着战火离乡时，只是一部尚有
欠缺的初稿；如今归来，变为一部482页的厚重典
籍。这场历时九十年的赓续接力，不仅是一部考
古报告的完成，更是一种对家国情怀的坚守与
传承。


